
《护生画集》

出版前言

陈星

丰子恺先生一生笔耕六十余年。在这六十多

年内，有一部作品前后相继创作的过程长达四十

六年（一九二七至一九七三），这就是《护生画

集》。自《护生画集》第一册于一九二九年二月

问世以来，该画集（全套六册）在佛教界、文艺

界和广大普通读者中广泛流传，影响深远。它是

佛教界、文艺界诸位先贤、大师们绝世合作的结

晶，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化精品。  

一

护生画缘起于一九二七年。是年秋，弘一大

师云游至上海，住在丰子恺家里，他俩遂商定了

编绘《护生画集》的计划。丰子恺晚年曾写过一



篇《戎孝子和李居士》的随笔，文中写道：“我

的老师李叔同先生做了和尚。有一次云游到上海，

要我陪着去拜访印光法师。文学家叶圣陶也去…

…叶圣陶曾写一篇《两法师》，文中赞叹弘一法

师的谦虚……印光法师背后站着一个青年，恭恭

敬敬地侍候印光。这人就是李圆净。后来他和我

招呼，知道我正在和弘一法师合作《护生画集》，

便把我认为道友，邀我到他家去坐。”查《弘一

大师永怀录》，内收叶圣陶《两法师》一文，文

未所注写作时间是“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作”。

所以丰子恺与弘一大师合作护生画的编绘是从一

九二七年就开始了。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十月二十

一日，即农历九月廿六，丰子恺在上海的家中举

行仪式，拜弘一大师为师皈依佛门。他们朝夕相

处，在此前后商量合作《护生画集》也就是很自

然的事了。

现在一般认为《护生画集》第一册五十幅护

生画是为纪念弘一大师五十岁生日而作。此说虽

无错，却稍欠准确。事实上，按照弘一大师与丰



子恺的初拟计划，《护生画集》第一册只编绘二

十四幅画就准备出版的。后李圆净居士提议将画

集赠送日本有关各界，弘一大师觉得“若欲赠送

日本各处，非再画十数叶，从新编揖不可。”(1)

或许正因为此,又逢一九二九年是弘一大师五十岁

寿辰，所以丰子恺最后共绘护生画五十幅。弘一

大师为每幅画逐一配诗并书写，《护生画集》第

一册于一九二九年二月由开明书店出版。画集编

辑者为李圆净，序作者为马一浮先生。马一浮在

序中曰：“故知生，则知画矣，知画则知心矣；

知护心则知护生矣。吾愿读是画者，善护其心…

…」。(2)              

二

抗战爆发后，弘一大师居闽南，丰子恺则避

寇内地。一九三九年，丰子恺为纪念弘一大师六

十寿辰，开始着手绘作护生画的续集。第一册既

然是五十幅纪念五十岁，那么续集纪念六十岁，

自然就应该是六十幅了。丰子恺作画完毕，由宜



山寄注泉州，请弘一大师配上文字。大师见续集

绘出，非常欣慰，他给丰子恺写信曰：“朽人七

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八

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

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

护生画集功德于此圆满。”(3)

丰子恺收到此信，私下就想，其时寇势凶恶，

自己流亡在外，生死难卜。但法师既已有此嘱托，

又岂敢不从呢？因此他在复信中表示：“世寿所

许，定当遵嘱。”

《续护生画集》（即《护生画集》第二册）

由开明书店于一九四零年十一月出版，夏丐尊先

生作序，文字仍由弘一大师书写。弘一大师还为

续集写了跋文：“己卯秋晚，续护生画绘就，余

以裹病，未能为之补题，勉力书写，聊存遗念可

耳。”

由此可知，此时弘一大师已年迈体虚。大师

抱病书写，为的还是护生画的完满。他自知不能

再看到护生画后几册的出版，于是他在一九四一



年先后给李圆净、夏丐尊写信，要求他俩召集有

关人士帮助丰子恺完成后几集的编绘工作，并从

取材、编排、风格诸方面都作了详细的交代。他

说：“《护生画》续编事，关系甚大。务乞仁者

垂念朽人殷诚之愿力，而尽力辅助，必期其能圆

满成就，感激无量。”(4)

弘一大师终于没有等到计划实现的那一天，

过早地于一九四二年十月在泉州圆寂了。数年之

后，夏丐尊先生于一九四六年病逝，李圆净居士

于一九五零年左右离世。护生画功德圆满的使命

落到了丰子恺一个人身上。

三

《护生画集》前两册出版以后，社会反响热

烈。尤其是在佛教界，更是广泛流传，诸如大中

书局、大法轮书局、大雄书店、佛学书局等佛教

出版机构皆相继印行。据我所知，仅《护生画

集》第一册就有十五种版本之多。其中有的注明



出版者，有的没有注明。而就印数而言，每种版

本每次印刷，少则一千五百册，多则五千册，这

些数字相加，护生画流布之广可想而知。这样的

发行量在当时的出版界是很少有的了。此外，还

有几种英译本问世，如中国保护动物会于一九三

三年八月初版的由黄茂林翻译的英译本，首次印

数也达一千五百册。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赞颂护生画的，社

会上对《护生画集》有异议的意见也时有所见。

其中，丰子恺与曹聚仁的论争是最具代表性的。

丰子恺与曹聚仁原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的同学。抗战爆发后，丰子恺在避寇逃难途中，

曹聚仁又在浙江兰溪老家接待过丰氏一家，并请

丰家吃了顿饭。然而此后，丰曹却绝交了，原因

就出在对护生画的态度上。曹聚仁在《朋友与

我》中说：“后来……《中学生》复刊了……我

就把旅途所见……一一都记了下去。也说了子恺

兄的愤恨之情。大概，我引伸了他的话：“慈

悲”这一种概念，对敌人是不该留存着了。……



哪知……子恺兄看了大为愤怒，说我歪曲了他的

话，侮辱了佛家的菩萨性子。他写了一篇文章骂

我……”

曹聚仁此处所述“骂”他的文章即指丰子恺

发表在《少年先锋》上的《一饭之恩》。丰子恺

写此文缘于听人说“曹聚仁说你的护生画集可以

烧毁了！”而发表了他对护生画的见解：“他们

都是但看皮毛，未加深恩；因而拘泥小节，不知

大体的。护主圆集的序文中分明说着：‘护生就

是护心……救护禽兽鱼虫是手段，倡导仁爱和平

是目的。’”丰子恺又说：“我们为什么要‘杀

敌’？因为敌人不讲公理，侵略我国；违背人道，

茶毒生灵，所以要‘杀’。故我们是为公理而抗

战，为正义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不是鼓

励杀生，我们是为护生而抗战。”

丰子恺在另一篇文章《则勿毁之已》中又说：

“顽童一脚踏死数百蚂蚁，我劝他不要。并非爱

惜蚂蚁，或是想供养蚂蚁，只恐这一点残忍心扩

而充之，将来会变成侵略者，用飞机载了重磅作



弹去虐杀无辜的平民，故读《护生画集》，须体

会其‘理’不可执着其‘事’。”

类似这样的表白，丰干恺几乎是不遗余力的。

《护生画集》第三册上有丰子恺自序共二千余字，

而其中一千余字就专门谈了护生画的宗旨和意义。

丰子恺与曹聚仁后来确实绝交了。初看起来，这

是他们个人之间的恩怨，然而细想一下，像丰子

恺这样一位与人为善的仁者，居然在这件事上与

朋友翻脸，足见其护生信念之坚定了。

四

一九四八年九月，丰子恺游台湾，同年十一

月二十三日又到厦门。在厦门期间，丰子恺应邀

为厦门佛学会作了一次题为《我与弘一法师》的

演讲；一九四九年元旦刚过，他又赴泉州谒弘一

大师圆寂之地。丰子恺在泉州的时候，有一位居

士拿出一封信给丰子恺看，此信正是当年丰子恺

寄给弘一大师的，信上“世寿所许，定当遵嘱”



八个字顿时跳至丰子恺眼前。于是他当即发愿绘

作《护生画集》第三册七十幅。一月十四日，丰

子恺在厦门赁居古城西路四十三号二楼，闭门三

月，终于完成。 

根据开明书店章锡琛先生的提议，丰子恺给

当时卜居香港的叶恭绰先生写信，请求题字。叶

恭绰很快允诺。这样，丰子恺于四月初亲自携画

赴港，两个星期后，七十页护生诗全部写毕。丰

子恺又于四月底携画稿飞抵上海，交大法轮书局。

《护生画集》第三册（当时书名为《护生画三

集》）于一九五零年二月出版。

丰子恺此次在厦问遇见了神交己久的新加坡

广洽法师。广洽法师是弘一大师平生最亲近的人

之一，他俩这回在厦门见面，共同发愿要为纪念

弘一大师携手努力，其中自然也包括完成护生画

的最后编绘与出版。

一九六零年夏，丰子恺已计划绘作《护生画

集》第四册，只苦于出版困难，他给在新加坡的

广洽法师写信曰：“近来常感两事遗憾：其一，



弘公八十冥寿，原拟作护生画第四集八十幅刊。

今材料已有，而出版困难。只得从缓实行……」

广洽法师立即给丰子恺回信，表示可在海外募款

出版。丰子恺在欣慰之余，全力作画，并请朱幼

兰居士题字后寄交广洽法师。《护生画集第四册，

即《护生画四集》遂于一九六一年初在新加坡出

版。(5)

第四册出版后不久，广洽法师以及丰子恺其

他友人均建议他尽早绘作第五册。丰子恺本人也

有此意。他在一九六四年九月五日写给广洽法师

的信中表示：“护生画第五集提早制作。弟已下

决心，预定一年半载之内完成，今已准备辞谢数

种工作，以便速成此集。现在采办参考书籍等，

定当提早完成，请转告关心护生诸信善可也。”

就在丰子恺着手觅诗、作画的同时，广洽法师己

在新加坡募款完毕并与印刷部门签订了合同。丰

子恺于一九六五五年六月初收集诗文九十篇，寄

北京虞愚先生书写，然后逐一作画。一九六五年



八月，九十幅护生画宣告完成，并寄广洽法师。

九月即出版发行。

五

“文革”开始后，丰子恺被列为上海市十大

重点批斗对象，他的护生画当然也被列为“反动

书刊”。可执著的丰子恺并没有忘记尚未完成的

护生画第六集，无论处境多么险恶，他也要使护

生画功德圆满。

丰子恺绘护生画第六集是在极其保密的情况

下进行的。由于通信不方便，就连广洽法师也不

知实情。广洽法师在《护生画集》第六册序言中

就说：“从此数年之后，往来音问，若断若续，

似有不能言之隐衷……”丰子恺作第六集是在一

九七三年。由于有关书籍损失殆尽，缺乏画材，

丰子恺颇费踌躇。有一天，他与曾替《护生画四

集》题字的朱幼兰谈及此事，托其搜寻可供参考

的书籍。朱幼兰回家后，在尘封的旧书中找到一



册《动物鉴》。丰子恺见书心喜，以为此书内客

丰富，作书当无问题了。不久，护生画第六集一

百幅完成。题字的任务再一次落到了朱幼兰肩上。

当时丰子恺对朱幼兰说：“绘《护生画集》是担

着很大风险的，为报师恩，为践前约，也就在所

不计了！”他又说：“此集题词，本想烦你，因

为风险大大了，还是等来日再说吧。”朱幼兰被

丰子恺的精神所感动，当下表示：“我是佛门弟

子，为宏法利生，也愿担此风险，乐于题

词。”(6)

护生画第六集于一九七三年完成后，丰子恺

自知不久于人世，便托朱幼兰保管。一九七五年

九月十五日，丰子恺与世长辞，终于未能见到六

集护生画出齐。“文革”结束后，广洽法师于一

九七八年秋再度赴沪。他十分关心第六集的情况。

当他从朱幼兰那里了解到实情后，内心十分感动。

广洽法师在《方外知音何处寻？》一文里说：

“不受环境的挫折而停顿。不受病魔的侵患而退

馁。以护生则护心。永远保持这颗赤裸裸对待人



的良心善念，生死以之，义无反顾。”于是他此

次离开上海时，即将原稿带走，随后就募款将第

一至第六册于一九七九年十月同时由香港时代图

书有限公司出版，护生画于此功德圆满。（六册

护生画原稿后由广洽法师于一九八五年九月捐给

浙江博物馆收藏）台湾女作家席慕容认为在第六

集里，“一个佛教徒的温和慈悲的心肠显现到了

极点，一个艺术家的热烈天真的胸怀到了最后最

高的境界……每一笔每一句都如冬阳，让人从心

里得到启示，得到温暖。”(7)

早在《护生画集》第一册上，弘一大师就在

所附回向偈里指明了护生画的原则，即“以艺术

作方便，人道主义为宗趣”。四十六年来，丰子

恺始终遵循着这一原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

任凭阴晴风雨，坚持不懈，最终实现了他“世寿

所许，定当遵嘱”的诺言。广洽法师在《护生画

六集》序言中对护生画又作了总结，这就是：

“盖所谓护生者，即护心也，亦即维护人生之趋

向和平安宁之大道，纠正其偏向于恶性之发展及



暴力恣意之纵横也。是故护生画集以艺术而作提

倡人道之方便，在今日时代，益觉其需要与迫切。

虽曰爝火微光，然亦足以照千年之暗室，呼声绵

邈，冀可唤回人类苏醒之觉性。”

《护生画集》的版本很多（包括各种选本），

全套本以台湾纯文学出版社的版本影响较大。海

天出版社现在出版的是中国大陆第一部完整的

《护生画集》（六册），且补齐了被港台版本遗

漏的若干原版木的序跋文，称得上是一部相当完

备的版本了。在画集出版之际，出版社嘱我作些

前言。由于本人见识无多，学业根基亦很疏浅，

只能尽力把《护生画集》创作之始末作一简要的

介绍。至于对《护生画集》精神的领会或对画集

中诗、画、文的欣赏，则只能希望读者自己去静

心品读了。

(1)弘一大师致丰子恺信，见《弘一法师书

信》，三联书店，一九九零年六月版。



(2)《护生画集》第一册初版版权页注明出版

日期为一九二八二月。实际应是一九二九年

二月出版。详考请见《内明》一九九二年九

月号拙文《护生画集研究．二》。

(3)见丰子恺《护生画集》序言。

(4)弘一大师致夏丐尊信，见《弘一法师书

信》。

(5)《护生画四集》原注出版时间为一九六零

年九月。实际出版时间应在一九六一年初，详考

请见香港《内明》拙文《护生画集研究》。

(6)见朱幼兰《丰子恺和他的护生画集》，载

新加坡《联合晚报》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六日。

(7)见席慕容《永恒的盟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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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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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护生画缘起于一九二七年。是年秋，弘一大师云游至上海，住在丰子恺家里，他俩遂商定了编绘《护生画集》的计划。丰子恺晚年曾写过一篇《戎孝子和李居士》的随笔，文中写道：“我的老师李叔同先生做了和尚。有一次云游到上海，要我陪着去拜访印光法师。文学家叶圣陶也去……叶圣陶曾写一篇《两法师》，文中赞叹弘一法师的谦虚……印光法师背后站着一个青年，恭恭敬敬地侍候印光。这人就是李圆净。后来他和我招呼，知道我正在和弘一法师合作《护生画集》，便把我认为道友，邀我到他家去坐。”查《弘一大师永怀录》，内收叶圣陶《两法师》一文，文未所注写作时间是“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作”。所以丰子恺与弘一大师合作护生画的编绘是从一九二七年就开始了。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十月二十一日，即农历九月廿六，丰子恺在上海的家中举行仪式，拜弘一大师为师皈依佛门。他们朝夕相处，在此前后商量合作《护生画集》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现在一般认为《护生画集》第一册五十幅护生画是为纪念弘一大师五十岁生日而作。此说虽无错，却稍欠准确。事实上，按照弘一大师与丰子恺的初拟计划，《护生画集》第一册只编绘二十四幅画就准备出版的。后李圆净居士提议将画集赠送日本有关各界，弘一大师觉得“若欲赠送日本各处，非再画十数叶，从新编揖不可。”(1)或许正因为此,又逢一九二九年是弘一大师五十岁寿辰，所以丰子恺最后共绘护生画五十幅。弘一大师为每幅画逐一配诗并书写，《护生画集》第一册于一九二九年二月由开明书店出版。画集编辑者为李圆净，序作者为马一浮先生。马一浮在序中曰：“故知生，则知画矣，知画则知心矣；知护心则知护生矣。吾愿读是画者，善护其心……」。(2)              

	

	二

	抗战爆发后，弘一大师居闽南，丰子恺则避寇内地。一九三九年，丰子恺为纪念弘一大师六十寿辰，开始着手绘作护生画的续集。第一册既然是五十幅纪念五十岁，那么续集纪念六十岁，自然就应该是六十幅了。丰子恺作画完毕，由宜山寄注泉州，请弘一大师配上文字。大师见续集绘出，非常欣慰，他给丰子恺写信曰：“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集功德于此圆满。”(3)

	丰子恺收到此信，私下就想，其时寇势凶恶，自己流亡在外，生死难卜。但法师既已有此嘱托，又岂敢不从呢？因此他在复信中表示：“世寿所许，定当遵嘱。”

	《续护生画集》（即《护生画集》第二册）由开明书店于一九四零年十一月出版，夏丐尊先生作序，文字仍由弘一大师书写。弘一大师还为续集写了跋文：“己卯秋晚，续护生画绘就，余以裹病，未能为之补题，勉力书写，聊存遗念可耳。”

	由此可知，此时弘一大师已年迈体虚。大师抱病书写，为的还是护生画的完满。他自知不能再看到护生画后几册的出版，于是他在一九四一年先后给李圆净、夏丐尊写信，要求他俩召集有关人士帮助丰子恺完成后几集的编绘工作，并从取材、编排、风格诸方面都作了详细的交代。他说：“《护生画》续编事，关系甚大。务乞仁者垂念朽人殷诚之愿力，而尽力辅助，必期其能圆满成就，感激无量。”(4)

	弘一大师终于没有等到计划实现的那一天，过早地于一九四二年十月在泉州圆寂了。数年之后，夏丐尊先生于一九四六年病逝，李圆净居士于一九五零年左右离世。护生画功德圆满的使命落到了丰子恺一个人身上。

	

	三

	《护生画集》前两册出版以后，社会反响热烈。尤其是在佛教界，更是广泛流传，诸如大中书局、大法轮书局、大雄书店、佛学书局等佛教出版机构皆相继印行。据我所知，仅《护生画集》第一册就有十五种版本之多。其中有的注明出版者，有的没有注明。而就印数而言，每种版本每次印刷，少则一千五百册，多则五千册，这些数字相加，护生画流布之广可想而知。这样的发行量在当时的出版界是很少有的了。此外，还有几种英译本问世，如中国保护动物会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初版的由黄茂林翻译的英译本，首次印数也达一千五百册。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赞颂护生画的，社会上对《护生画集》有异议的意见也时有所见。其中，丰子恺与曹聚仁的论争是最具代表性的。

	丰子恺与曹聚仁原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抗战爆发后，丰子恺在避寇逃难途中，曹聚仁又在浙江兰溪老家接待过丰氏一家，并请丰家吃了顿饭。然而此后，丰曹却绝交了，原因就出在对护生画的态度上。曹聚仁在《朋友与我》中说：“后来……《中学生》复刊了……我就把旅途所见……一一都记了下去。也说了子恺兄的愤恨之情。大概，我引伸了他的话：“慈悲”这一种概念，对敌人是不该留存着了。……哪知……子恺兄看了大为愤怒，说我歪曲了他的话，侮辱了佛家的菩萨性子。他写了一篇文章骂我……”

	曹聚仁此处所述“骂”他的文章即指丰子恺发表在《少年先锋》上的《一饭之恩》。丰子恺写此文缘于听人说“曹聚仁说你的护生画集可以烧毁了！”而发表了他对护生画的见解：“他们都是但看皮毛，未加深恩；因而拘泥小节，不知大体的。护主圆集的序文中分明说着：‘护生就是护心……救护禽兽鱼虫是手段，倡导仁爱和平是目的。’”丰子恺又说：“我们为什么要‘杀敌’？因为敌人不讲公理，侵略我国；违背人道，茶毒生灵，所以要‘杀’。故我们是为公理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不是鼓励杀生，我们是为护生而抗战。”

	丰子恺在另一篇文章《则勿毁之已》中又说：“顽童一脚踏死数百蚂蚁，我劝他不要。并非爱惜蚂蚁，或是想供养蚂蚁，只恐这一点残忍心扩而充之，将来会变成侵略者，用飞机载了重磅作弹去虐杀无辜的平民，故读《护生画集》，须体会其‘理’不可执着其‘事’。”

	类似这样的表白，丰干恺几乎是不遗余力的。《护生画集》第三册上有丰子恺自序共二千余字，而其中一千余字就专门谈了护生画的宗旨和意义。丰子恺与曹聚仁后来确实绝交了。初看起来，这是他们个人之间的恩怨，然而细想一下，像丰子恺这样一位与人为善的仁者，居然在这件事上与朋友翻脸，足见其护生信念之坚定了。

	

	四

	一九四八年九月，丰子恺游台湾，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又到厦门。在厦门期间，丰子恺应邀为厦门佛学会作了一次题为《我与弘一法师》的演讲；一九四九年元旦刚过，他又赴泉州谒弘一大师圆寂之地。丰子恺在泉州的时候，有一位居士拿出一封信给丰子恺看，此信正是当年丰子恺寄给弘一大师的，信上“世寿所许，定当遵嘱”八个字顿时跳至丰子恺眼前。于是他当即发愿绘作《护生画集》第三册七十幅。一月十四日，丰子恺在厦门赁居古城西路四十三号二楼，闭门三月，终于完成。 

	根据开明书店章锡琛先生的提议，丰子恺给当时卜居香港的叶恭绰先生写信，请求题字。叶恭绰很快允诺。这样，丰子恺于四月初亲自携画赴港，两个星期后，七十页护生诗全部写毕。丰子恺又于四月底携画稿飞抵上海，交大法轮书局。《护生画集》第三册（当时书名为《护生画三集》）于一九五零年二月出版。

	丰子恺此次在厦问遇见了神交己久的新加坡广洽法师。广洽法师是弘一大师平生最亲近的人之一，他俩这回在厦门见面，共同发愿要为纪念弘一大师携手努力，其中自然也包括完成护生画的最后编绘与出版。

	一九六零年夏，丰子恺已计划绘作《护生画集》第四册，只苦于出版困难，他给在新加坡的广洽法师写信曰：“近来常感两事遗憾：其一，弘公八十冥寿，原拟作护生画第四集八十幅刊。今材料已有，而出版困难。只得从缓实行……」广洽法师立即给丰子恺回信，表示可在海外募款出版。丰子恺在欣慰之余，全力作画，并请朱幼兰居士题字后寄交广洽法师。《护生画集第四册，即《护生画四集》遂于一九六一年初在新加坡出版。(5)

	第四册出版后不久，广洽法师以及丰子恺其他友人均建议他尽早绘作第五册。丰子恺本人也有此意。他在一九六四年九月五日写给广洽法师的信中表示：“护生画第五集提早制作。弟已下决心，预定一年半载之内完成，今已准备辞谢数种工作，以便速成此集。现在采办参考书籍等，定当提早完成，请转告关心护生诸信善可也。”就在丰子恺着手觅诗、作画的同时，广洽法师己在新加坡募款完毕并与印刷部门签订了合同。丰子恺于一九六五五年六月初收集诗文九十篇，寄北京虞愚先生书写，然后逐一作画。一九六五年八月，九十幅护生画宣告完成，并寄广洽法师。九月即出版发行。

	

	五

	“文革”开始后，丰子恺被列为上海市十大重点批斗对象，他的护生画当然也被列为“反动书刊”。可执著的丰子恺并没有忘记尚未完成的护生画第六集，无论处境多么险恶，他也要使护生画功德圆满。

	丰子恺绘护生画第六集是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通信不方便，就连广洽法师也不知实情。广洽法师在《护生画集》第六册序言中就说：“从此数年之后，往来音问，若断若续，似有不能言之隐衷……”丰子恺作第六集是在一九七三年。由于有关书籍损失殆尽，缺乏画材，丰子恺颇费踌躇。有一天，他与曾替《护生画四集》题字的朱幼兰谈及此事，托其搜寻可供参考的书籍。朱幼兰回家后，在尘封的旧书中找到一册《动物鉴》。丰子恺见书心喜，以为此书内客丰富，作书当无问题了。不久，护生画第六集一百幅完成。题字的任务再一次落到了朱幼兰肩上。当时丰子恺对朱幼兰说：“绘《护生画集》是担着很大风险的，为报师恩，为践前约，也就在所不计了！”他又说：“此集题词，本想烦你，因为风险大大了，还是等来日再说吧。”朱幼兰被丰子恺的精神所感动，当下表示：“我是佛门弟子，为宏法利生，也愿担此风险，乐于题词。”(6)

	护生画第六集于一九七三年完成后，丰子恺自知不久于人世，便托朱幼兰保管。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丰子恺与世长辞，终于未能见到六集护生画出齐。“文革”结束后，广洽法师于一九七八年秋再度赴沪。他十分关心第六集的情况。当他从朱幼兰那里了解到实情后，内心十分感动。广洽法师在《方外知音何处寻？》一文里说：“不受环境的挫折而停顿。不受病魔的侵患而退馁。以护生则护心。永远保持这颗赤裸裸对待人的良心善念，生死以之，义无反顾。”于是他此次离开上海时，即将原稿带走，随后就募款将第一至第六册于一九七九年十月同时由香港时代图书有限公司出版，护生画于此功德圆满。（六册护生画原稿后由广洽法师于一九八五年九月捐给浙江博物馆收藏）台湾女作家席慕容认为在第六集里，“一个佛教徒的温和慈悲的心肠显现到了极点，一个艺术家的热烈天真的胸怀到了最后最高的境界……每一笔每一句都如冬阳，让人从心里得到启示，得到温暖。”(7)

	早在《护生画集》第一册上，弘一大师就在所附回向偈里指明了护生画的原则，即“以艺术作方便，人道主义为宗趣”。四十六年来，丰子恺始终遵循着这一原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任凭阴晴风雨，坚持不懈，最终实现了他“世寿所许，定当遵嘱”的诺言。广洽法师在《护生画六集》序言中对护生画又作了总结，这就是：“盖所谓护生者，即护心也，亦即维护人生之趋向和平安宁之大道，纠正其偏向于恶性之发展及暴力恣意之纵横也。是故护生画集以艺术而作提倡人道之方便，在今日时代，益觉其需要与迫切。虽曰爝火微光，然亦足以照千年之暗室，呼声绵邈，冀可唤回人类苏醒之觉性。”

	《护生画集》的版本很多（包括各种选本），全套本以台湾纯文学出版社的版本影响较大。海天出版社现在出版的是中国大陆第一部完整的《护生画集》（六册），且补齐了被港台版本遗漏的若干原版木的序跋文，称得上是一部相当完备的版本了。在画集出版之际，出版社嘱我作些前言。由于本人见识无多，学业根基亦很疏浅，只能尽力把《护生画集》创作之始末作一简要的介绍。至于对《护生画集》精神的领会或对画集中诗、画、文的欣赏，则只能希望读者自己去静心品读了。

	

	(1)弘一大师致丰子恺信，见《弘一法师书信》，三联书店，一九九零年六月版。

	(2)《护生画集》第一册初版版权页注明出版日期为一九二八二月。实际应是一九二九年

	二月出版。详考请见《内明》一九九二年九月号拙文《护生画集研究．二》。

	(3)见丰子恺《护生画集》序言。

	(4)弘一大师致夏丐尊信，见《弘一法师书信》。

	(5)《护生画四集》原注出版时间为一九六零年九月。实际出版时间应在一九六一年初，详考

	请见香港《内明》拙文《护生画集研究》。

	(6)见朱幼兰《丰子恺和他的护生画集》，载新加坡《联合晚报》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六日。

	(7)见席慕容《永恒的盟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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